
如歌 板

佳作 赏

我对大森林的印象袁是朦胧
而神秘的袁是近在咫尺又遥不可
及的袁 就像我诗歌里的汉字袁美
轮美奂却不能抵达袁不能朝夕相
伴袁 它们只存在我的想象里袁记
忆里袁既然有记忆袁那些印象袁随
着时光的沉淀袁 就日愈丰满尧丰
美起来袁让人偶尔回味袁久久不
能释怀遥

我是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
区长大的遥 森林中的小城袁流淌
着大森林的血液袁散发着松脂的
气息袁 既有喊山号子的阳刚之
美袁 亦有达子香灿烂绽放的妩
媚遥 那些林区人是怎样生活的钥
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和气质钥

我对林区人最初的印象来
自我的舅舅遥 在我童年的记忆
里袁舅舅是林业局的一名卡车司
机袁他的工作是把山里的木材运
输到城市里遥 在那个年代袁卡车
司机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袁想
象着在大雪中袁舅舅驾驶着满载

木材的卡车在山路上袁我的
心里就充满了向往遥 无惧风
雪袁勇往直前袁这就是林区
人的性格袁这就是大森林的
性格遥 几十年过去了袁如今
舅舅已退休多年袁 步履蹒

跚袁但他当年披一身雪花袁目光
炯炯有神出现在我家门前的样
子袁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遥

林区人的淳朴善良袁和大森
林的气质一样袁是天然的遥

那年秋天袁我在嘎拉牙林场
小站误了回城的火车遥 当时天色
一下就暗了袁 还飘起蒙蒙细雨袁
在这个一天只有一班火车的大
山里袁我该何处栖身钥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袁身边传

来一个亲切的声音院野小伙子袁你
去哪里啊钥 冶我循声望去袁原来是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大爷袁高大的
身影袁花白的头发袁慈祥的眼神
正端详着我袁 流露出关切和疑
惑遥 我像见到了亲人袁就把自己
的身份和误了回城火车的事告
诉了大爷遥 大爷说院野到我家住
吧浴 冶然后跨上自行车袁热情地招
呼院野走袁上车浴 冶我犹豫再三袁又
心怀忐忑地坐上大爷的单车袁大
爷身手矫健地蹬起自行车袁载着

我飞一般回到他家的林家小院遥
小院干净整洁袁大娘看到来了客
人袁热情地出来迎接遥 大爷向老
伴讲了我的困境袁大娘说院野就住
咱家袁都是咱们林区的孩子浴 冶不
一会儿袁大娘煮熟了饺子袁大爷烫
好了酒袁我和大爷对饮起来遥
那晚的饺子袁 那晚的酒特别

香袁那晚的梦乡特别甜袁以至于多
年以后我仍然念念不忘遥 第二天
一早袁大爷说要去林场上班了袁临
出门他对我再三叮嘱袁一定等他
下班回家再一起畅饮遥 而我因着
急回城里上班袁和大娘匆匆告别
就上了返城的火车遥 后来我南下
广东袁和故乡渐行渐远袁和大爷大
娘一直没有再见成了一件憾事遥
多年来袁我向朋友们讲起这段离
奇的情缘袁闻者都惊叹不已遥 是
啊袁只有拥大森林情怀的人袁才有
大森林般坦荡尧博大的胸怀啊浴

如今我旅居他乡多年袁每当
雪花飞舞的季节袁 北风乍起时袁
我总会望一望北方袁想起故乡的
大森林袁告诉自己袁无论走再远袁
也要做一个正直尧坦荡尧善良尧真
诚的人遥 人在旅途袁无惧风霜雨
雪袁心怀一团火袁照亮自己袁温暖
世界遥

雪花摒弃了喧嚣
轻盈地栖于肩头
林间被一日寒风雕刻
白桦尧松柏
逐一融入雪景之中
宛若天空的云朵
被万物轻轻托举
直至
雪自枝头悄然滑落

故乡袁故乡

看云时袁像在看雪
我尝试将冬天打开一扇窗
立在哪里 想象着一些雪花
从裂开的云里飘落下来
像走丢的落叶袁飘飘荡荡
落在屋檐上袁落在老树旁
覆盖住青石铺就小巷
那熟悉的场景袁远远的
在心头缓缓铺展开来
故乡啊袁故乡

一片雪

我多么想做一片雪
落在这个城市里
化作点点袁纷飞在各处
而这当中有你要去的路

我多么希望
你会停留袁会抚摸
会让我落在你肩头

看燃烧的火焰袁将我消融
流进你的衣袖里
流进你的眼眸里

也许袁还会流进你的心里
那么袁我希望
这片雪袁不会给你带来忧愁
会燃尽所有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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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住了五十多年的老屋拆了袁
土墙灰瓦尧木椽石苔和满院的花木葱茏都
不见了袁取而代之的是一堆黄土和几车瓦
砾袁从此只能与老屋的花木葱茏尧乐曲欢
鸣在梦中相会了遥 幼时读叶项脊轩志曳叶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曳袁每每能对号入座尧浮
想印证袁此皆老屋之功遥 虽无先贤纵横畅
叙之文采袁老屋予我之情尧予我之思尧予我
之魂袁也是涓滴意念汇然成河袁烙心入骨袁
伴随一生遥

花 木
去过老屋的人进院就言花木旺盛遥20

世纪 80年代包产到户袁我的爷爷离开耕
耘二十载的三尺讲台袁重归农桑袁开始培
育种植月季花袁此后长达三十余年遥 老屋
的院子四四方方袁大多半被花园占据袁只
在东墙根留有人行小路遥 爷爷种了一辈
子花袁老院里花木达几十种袁四季绵延袁
满庭皆芳遥 其中最为耀眼的莫过于月季袁
红双喜尧大富贵尧彩云尧蓝月袁缤纷灿烂尧
花期慢长遥 每年九月扦插月季袁要将长长
的枝条剪成小截袁梳拢月季枝条袁通体的
刺常常扎得我叫苦不迭袁爷爷告诉我袁捧
拾月季枝条讲究一个拢字袁要用巧力袁不
可蛮干袁这样便不会扎到手遥 院里曾植有
两棵黄元帅苹果树袁 爷爷在苹果树干上
绑上秋千袁我们在院里荡秋千袁笑声荡过
金色的童年遥 花园周围是葡萄架袁有好几

个品种袁葡萄熟一颗摘一颗袁馋嘴的我们
不会让它长到成串遥 南墙根下袁曾是一排
高达屋檐的花石榴袁每到秋季石榴结果袁
像挂满树枝的红灯笼袁爷爷告诉我袁花石
榴袁味涩不能吃袁后来总被我偷偷摘去换
玻璃弹珠与伙伴们玩遥 秋雨缠绵袁石榴凋
零袁 满园的花木残败让我读懂了红楼梦
中葬花吟的悲愁遥 一年四季袁海棠尧牡丹尧
迎春柳袁芍药尧菊花尧野蔷薇袁花色缭绕让
人应接不暇袁心旷神怡遥 即使腊月寒冬袁
针松尧文竹尧夹竹桃等也是绿意一抹袁毫
不寂寥遥 年关将至袁再看老院西屋的窗棂
之间袁奶奶新糊了窗纸袁能工善绘的爷爷
在上面画满了花鸟瓜果袁 年幼的我调皮
捣蛋袁 最喜欢干的就是拿手指头捅窗户
纸袁笑骂欢闹之声久久萦绕遥 爷爷去世后
不得已将满院的花木尽数除去袁 不想来
年竟悉数破土而出遥 而今老院不在袁高楼
井桩之下袁花木永远沉寂了遥

声 音
爷爷自幼喜欢音乐袁 因家境贫寒袁以

捡拾槐树之籽和石灰石挣得学费袁在求学
读书之余袁曾经广拜乡邻名士袁学习各类
乐器袁积累了学识和才艺遥 野文革冶爆发后袁
爷爷组织并参加了甘谷县白云村文艺宣
传队袁 带领村里的文艺骨干组织排练节
目袁积极参加各级会演遥 后经乡委驻村干
部鼎力推荐袁爷爷入职白云村学校任民办
教师遥 在校工作期间袁爷爷勇挑重担袁多年
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袁在教授语文尧数学等
主课的同时袁还承担了音乐尧美术尧体育等
教学任务袁其所带班级多次在十里铺乡学
区联考中夺冠袁 培养了无数乡邻子弟袁至
今野张老师冶的事迹仍广为流传遥 爷爷识乐
通谱袁板胡尧二胡尧扬琴尧三弦尧横笛等乐器

都能信手拈来袁古稀之年还自学五线谱教
授于我袁曾经多次被邀登台参与县秦腔剧
团演出遥 老院里时常乐曲飘扬袁耳濡目染
之下袁童年的我也总能哼唱几句秦腔和陇
东小曲遥 爷爷很喜欢热闹袁老屋最欢腾的
时光袁莫过于 2000年前后社火秧歌盛行遥
记得那年袁村里重新组建秧歌队袁庄头崖
边推平了麦场袁竖起了篮球架袁开拓了活
动场地遥 老艺人们纷纷出动袁编狮子袁糊各
式灯笼遥 孩子们排练歌舞袁耍狮子袁扭大头
娃娃袁轮番上阵敲鼓打镲袁好不热闹浴 爷爷
请来学校老师袁在我家组织排练袁遍寻古
冀歌谱袁编排了数十个节目袁白云村野上庄
的秧歌下庄的戏冶渐成美谈袁多次受邀参
加南关操场尧县城各单位的联欢会演遥 爷
爷的野乐友冶尧野好家冶渊喜欢音乐的人冤遍布
县城各处袁闲暇时节袁爷爷常常邀来东川
西川尧南岭北山的野好家冶袁在家里吹拉弹
唱袁秦腔尧小曲尧民歌精彩纷呈袁院里院外
人头攒动袁孩子们趁混作乱袁拿着玩具枪
你追我赶袁捉迷藏尧搞偷袭袁真是热闹非
凡袁好像半个村子都在聚会遥 后来有了录
音机袁爷爷常常教我和妹妹唱歌袁并录成
磁带袁可惜现在都遗失不见了遥

房 子
在天水农村袁地少人多袁山地贫瘠袁川

地金贵袁仅靠种地维持温饱都是难事袁在
人人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当下袁 乡邻们
都是南下西进袁搞建筑尧进厂矿尧打零工袁
在外面辛勤劳作袁舍不得吃穿袁都把攒下
来的钱背回老家盖房子袁 一座座洋楼别
墅拔地而起袁 大多只有留守老人妇孺居
住袁这也是当代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遥 此
次拆除老屋也是我大伯的夙愿袁 作为一
级建造师袁 三十多年来他设计建造了无

数高楼大厦袁在即将退休的年龄袁终于能
在老家为自己设计袁 并亲手修筑一座房
子袁这是一个游子和建筑人的梦想遥 老屋
有西屋三间尧南屋两间袁西屋是石头奠基
的土坯房袁南屋是后盖的前砖后土坯的房
子袁每每听爷爷奶奶讲述老屋修筑的过程
都能感受到盖房子的艰难和生活的不易遥
在经济困难的 20世纪 60年代袁仅靠面朝
黄土背朝天耕耘得来的微薄收成袁盖造几
间房舍尧一座院子是多么艰难的事啊浴 回
想爷爷奶奶在养育三个子女的艰难生活
里从牙缝中省出盖房子的钱袁在渭河里一
颗一颗捡拾石头袁 用担挑回家筑基垒台袁
一下一下使出全身力气打着黄土坯子修
筑墙体袁 从邻县武山洛门等地披星戴月尧
步行百里拉着架子车购置椽梁门窗袁请来
亲友四邻挥汗如雨盖成房子的喜悦袁一切
恍如眼前遥 在我看来袁城市居民购房安居
不可谓不困难袁但是较之过去人们肩挑手
扛袁一砖一木建筑家园袁总少了一点切肤
之累尧含辛之苦遥 爷爷曾说院野盖一座房院
扒三层皮冶遥 作为农家子弟其中的艰辛困
难我再清楚不过遥 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参
军袁老屋见证了我的成长历程遥在这里袁我
牙牙学语袁 看到爷爷奶奶在院里种花尧锄
草尧劳作袁趴在窗台看到雪落在土墙上积
了厚厚的一层袁看过年杀猪袁看亲人们欢
聚一堂遥 经历了青春期的少不更事袁也读
遍了所有遇到的杂书遥时光就像涓涓东去
的渭河袁生命的枯荣只在瞬乎之间遥 新陈
代谢不可逆转袁 就像曾经的渭河河湾尧鱼
池尧沙地尧泉边袁变成了现在的浙江商贸
城尧西北汽配城尧新城国际遥 永别了老屋浴
皇天后土养育之恩不敢有忘袁为人处世谆
谆教诲铭刻在心噎噎

弦歌 韵

拂雪年年

拂雪年年重复重袁坐瞻暮鼓与晨钟遥 回翔羽鹤太清风遥
猎猎白裳云破浪袁绝飞鸟道影无踪遥 千岩万壑荡西东遥

翠微浅浅

余问红芳歇几重钥 云横山寺响疏钟遥 千霜月镜晓亭风遥
扶笔沉吟白雪意袁一枝独放萼梅踪遥 翠微浅浅岭之东遥

蓬根荡荡

游子情亲相忆浓袁蓬根荡荡系年钟遥 星奔电迈体从风遥
微雪告归明夜路袁虹霓和暖照门踪袁千家万户一声同遥

时近年关

时近年关年味浓袁鞭雷一触响声钟遥 欢天喜地化春风遥
赤鲤腾身龙虎步袁灶君执掌火云踪遥 开筵敞与醉杯同遥

浣溪沙
阴 璇月舞

和 故 乡 重 逢
阴 董彦辰

XUYU

多年以前袁 我读 叶额尔古纳河右
岸曳袁只是对鄂温克族的历史感兴趣袁但
是看过也就算了遥 后来袁途经根河鄂温
克族的定居点袁发现定居点虽然宽敞整
洁袁但是仍有几个部落在大兴安岭的原
始森林中袁追寻着猎物的足迹袁过着游
牧狩猎的生活袁他们仍然选择住在桦树
皮做成的野撮罗子冶里遥 在这个冰冻期漫
长的地方袁 这种选择既需要极大的勇
气袁还需要强韧的毅力遥
开始时我也想不明白袁但在自己异

乡作客多年后袁才明白了鄂温克族人的
选择袁虽然从山上搬到山下袁从大森林
搬到城镇的物理距离不算遥远袁但是却
改变不了游牧民族的灵魂和对故乡的

眷恋遥
生长在草原的人袁离开家乡一年半

载袁总是会惦记着回草原看看遥 一进入
草原就像是鱼入海尧 鹿归林一样亲切遥
今年回去和家人一起去了呼和诺尔袁在
蒙语中野呼和诺尔冶意为野青色的湖冶袁顾
名思义袁这座镶嵌在草原的湖泊才是呼
和诺尔草原的点睛之笔遥 我们到达草原
后袁沿着栈道去湖边袁当时是阴天袁草原
上的云彩聚集起来袁真应了那句野黑云
压城城欲摧冶遥 距离湖边还有二百米的
时候袁雨点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地掉下
来袁我们只能赶紧往湖边奔跑袁因为湖
边有个特别大的天幕袁勉强能避雨遥 但
是天幕毕竟是四面开口的袁所以对这种
不是垂直而落的瓢泼大雨也无能为力袁
大家的衣服还是会被斜灌进来的雨打
湿遥 停在岸边码头上的小船袁在风浪的
推动下袁来回飘荡袁这是我第一次在草
原上欣赏暴雨袁看着乌云从天边奔腾而
来袁湖面从波澜微起到风浪突变袁沉浸
式体验大自然的野喜怒无常冶袁令我非常
震撼遥

在天幕下站了半天袁风还是会将雨
卷进来袁于是我们冒雨跑到附近的建筑
里遥 进到房子里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绘有

草原风景的油画袁厅里有长木桌尧椅子袁
还有独立的厨卫袁不一会儿醇正的蒙古
奶茶就端上了桌袁我们在屋子里一边喝
着热乎乎的奶茶袁 一边看着外面的雨
景袁非常惬意遥

风雨稍歇袁我们返回湖边袁坐船在
草原腹地的湖泊上转一圈袁我去船头和
舵手学习袁本来还跃跃欲试想上手实际
操作一下袁但是雨并没有完全停袁风也
很大袁想想还是别冒险了遥 转了一圈袁我
走到船后方袁穿上救生衣袁打开后舱门
去甲板上溜达遥 甲板视野更好袁在湖中
央袁看着四周的风景袁虽然风很大袁需要
抓着围栏袁但是这种在风雨中眺望草原
的经历很独特遥
返航后袁 我们去蒙古包用午餐袁这

顿蒙餐不仅是味觉盛宴更是视觉享受袁
毛肚和牛肝是用铜牛造型的盘子端上
的袁牛角处还别了一朵花袁特别清新雅
致袁手把肉则是用插着蒙古旗笙的盘子
盛的袁很有民族特色袁这满满一桌美食袁
传递的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温情遥 三餐茶
饭尧四季风景共同造就了一个叫故乡的
地方袁情谊不减袁故乡就在袁烟火人间袁
风味长存遥

这次回家在草原上的行程除了呼

和诺尔袁还有诺门罕战役遗址和甘珠尔
庙遥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诺门罕战役袁但
是一定知道叶喀秋莎曳袁这首歌就是由诺
门罕战役得到灵感创作而成袁1939年 5
月袁诺门罕战役在今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虎左旗以及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
两岸爆发遥 当时日本关东军和苏联红军
及蒙古骑兵展开了一场激战遥 这场战争
历时 135天袁 最终以日军伤亡 5.4万兵
员惨败而告终遥 这场战役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陆地和空中立体式作战袁被很多
史学家称为野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
程袁 也改变了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的战
役冶遥 走进诺门罕战争遗址袁可以看到草
地上停放着数辆昔日参加战斗的苏联
坦克和战斗机袁散发着战火气息的野大
家伙们冶如今安静地卧在草地上袁八十
多年前那场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在岁
月的长河中袁但是草地上的坦克和战斗
机还有陈列馆门前巨大的警示钟却在
提醒人们袁战火真实地存在过袁无数的
生命在战争的车轮中流逝遥

纪念馆里有当时进行细菌战时用
过的试验器皿尧防毒面罩以及向河里播
撒细菌的设施袁 有当时蒙古骑兵的饭
盒袁苏联战士的军服和靴子袁还有战役

中使用过的各种武器袁从火炮尧歪把子
机枪到燃烧瓶遥 纪念馆里用蜡像还原了
战争场景袁真人同等大小的蜡像有蹲地
射击的袁有拼刺刀的袁还有倒在战壕里
的袁 地上甚至还有一些残破的肢体袁看
上去非常惨烈袁但是又无声地提醒人们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遥
从陈列馆出来袁看着天上的云影倒

映在战斗机冰凉尧泛着银光的机身上袁
祥和与残酷结合得毫不违和遥 为什么
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设在战争纪
念馆里袁 大概就是因为只有亲眼看看
当年那些战争中留下的老物件袁 才能
意识到其实战争从未远离袁 在任何时
代都是如此遥
从诺门罕战役纪念馆出来袁我们又

奔赴坐落于阿木古郎的甘珠尔庙袁这里
是呼伦贝尔地区最大的喇嘛庙袁已形成
十一座庙宇尧 一百多间伽蓝的规模袁建
筑风格集汉尧蒙尧藏三种风格为一体袁反
映了三种文化的巧妙融合遥 草原深处伫
立着圣洁的白塔袁 还有红色的寺庙群袁
恍惚如同到了藏地一般遥 庙中喇嘛最多
时有 4500余名袁 其中常驻喇嘛 400余
名遥 甘珠尔庙的喇嘛蒙医已有 200多年
的历史袁 曾培养出百余名喇嘛蒙医袁为

草原上的牧民治病除疾袁因此这片草原
上的人们早已把甘珠尔庙视作心中圣
地袁 每年新年都会举家来甘珠尔庙祈
福遥 主庙索克钦庙内有明柱 46根袁柱表
刻绘金龙盘绕袁前有高檐包厦袁顶部有
象征佛教的铜制镀金经轮袁经轮边上镶
嵌着宝石袁非常恢宏遥

我们从主殿出来时袁 正是夕阳西
下袁庙里开始做晚课袁四处回荡着唱经
声袁夕阳的霞光映在白塔上袁为白塔镀
上一层温柔的金光遥 天色渐晚袁长风绕
旗袁庙前的经幡簌簌作响袁很多燕子在
庙前的空地上遨游嬉戏袁在北京五年就
没有见过燕子袁估计高楼大厦密集的地
方袁不适合燕子栖息生存遥 草原上的庙
宇虽广阔但平易近人袁 这里不只有神
明袁更有微风尧晚霞遥
返程的路上袁我看着这漫天的金黄

云霞袁看着赤红的落日逐渐消失在草原
的地平线袁很有触动遥 有人说院野故乡容
纳不了对世俗的追求袁他乡却又容纳不
了灵魂遥 冶这句话大概是每个离家的游
子共同的心声袁 但是或许在人间忽晚尧
或许在山河已秋袁我们总会回故乡给自
己续航袁会和故乡重逢袁就像候鸟南飞袁
就像万河归海遥

家乡的一草一木袁一牲一畜袁雨丝
风片袁都是我们人生的底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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